
丁格尔告诉我们第109号元素的名字代表了对一位曾经未被接纳
的伟大核物理学家的永远的认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围绕着许多超镄元素的发现权归属问题，
来自冷战双方国家的实验室（主要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杜布
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打起了细致而又激烈的笔墨官司。就在此时，一
个新的超重元素合成研究中心开始崛起。1969年，在西德的达姆施塔
特，GSI亥姆霍兹重离子研究中心成立了。



不久之后，由安布鲁斯特和慕岑贝格领导的团队就在GSI宣布他们
合成了新的元素。在1981年和1982年，他们先后合成了第107号和第
109号元素。在最初的实验中，他们用铁-58轰击铋-209靶，得到了一
个新的原子。这个原子后来被称为“ ”。分析结果发现了一种不寻常
的α衰变——这是从266109原子中产生的，它的衰变产物262107核随后产
生了第二个α衰变[1]。

在第109号元素被发现时，由于此前新元素发现所导致的纠纷，国
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已建议不要过早提出新元素的名称。但好在
没有其他人宣称发现了第109号元素，因而 得以避免超镄元素的命名
之争。GSI建议的命名没有受到挑战，并于1997年[2]被国际纯粹与应用
化学联合会正式接受。安布鲁斯特对这个命名的解释是，“将正义还
给这位德国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同时也公正地评价她对科学工作的终
身奉献”[3]，这显然指的是核物理学家迈特纳。

迈特纳的故事一部分是一部迫害史，她首先因女性身份而受到歧
视，其后因犹太人身份而被迫逃离纳粹德国；另外一部分是她与长期
合作的同事、曾经的朋友哈恩发生了痛苦的反目。在分析哈恩和施特
拉斯曼用中子轰击铀却产生了更轻元素这一令人困惑的化学发现的过
程中，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和她的侄子奥托·弗里施（Otto
Frisch）一起首次对这一过程——核裂变进行了理论解释。尽管合作
了几十年，并且成果颇丰，然而哈恩令人不齿地公开否定了她在核裂
变发现中的贡献。这使她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

哈恩因“发现重核的裂变”独自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但历史也许对迈特纳更友好——尽管当时看来并非如此。如今，她未
能共同获得诺贝尔奖被普遍认为是不公平的，她和那些有一个元素以
他们的名字命名的研究者们同属于一个比获得诺奖门槛更高的“俱乐
部”。 重要的现实应用将会是对迈特纳更合适的致敬。

就目前而言， 的功用都还在未来。1982年，铋/铁核聚变产生了
最早的单个266Mt原子，通过重复该过程，在1988年[4]和1997年[5]又分别
产生2个和12个原子。另外，杜布纳和伯克利都通过其他的反应证实了
266Mt的存在，2009年[6]美国报道通过208Pb和59Co核聚变得到了 。目前
的研究已经鉴定出了一些 的同位素，质量从266～278不等。它们几乎
都是α粒子发射体，其中的277Mt会发生自发裂变。这些同位素的半衰
期从几毫秒到几秒钟不等，较重的同位素寿命较长。

因此，即使是在一次一原子的级别上，至今为止都无法对 开展化
学研究。 的化学和物理性质基本上是通过理论计算之后，再与其他第



9族和第7周期的元素类比推测得到的。根据推测，它是一个非常致密
的固体金属元素，其最可能的氧化状态类似铱，在水溶液中最稳定的
价态是+3价。2016年发表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 存在更重的同位素
282Mt[7]，它可能有一个更适合研究的半衰期（超过1 min），这为对
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目前， 的意义与其功用无关，但它不应该被低估。 提醒我们铭
记一段重要的历史——不仅是科学方面的，也有其他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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